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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 

醫學四 吳文洋

第一天 

 

  「來。」護理之家的護理師遞

給我一晚溫熱的營養粥「同學，你

今天服務學習的工作就是餵完這碗

粥。」 

  我急忙帶上醫用手套，接過黏

糊糊的粥，疑惑地問道：「那

個......我今天服務學習要做滿兩

個小時，只要餵完這碗粥就好了

嗎？」 

  「對，這就夠你做兩小時

了。」他有條不紊地從藥櫃抓了幾

包藥粉，同時提醒我：「在護理之

家裡要戴好口罩、手套和防護衣，

遇到任何特殊狀況要馬上通知

我。」 

  他從容地走向走廊深處，掠過

一間又一間臥房。整條走廊除了護

理人員快步穿梭，及少數病情較好

的病人呆坐在房外，就只剩下深灰

色的牆磚及一扇扇禁錮病人的房

門。一想到要在這猶如監牢的地方

服務四個中午，不禁感到十分煩

躁，但也只能小跑步地跟上快步向

前的護理師。最終，他於走廊深處

的房間前停下，向我道：「在這四

天的服務學習中，沒什麼比尊重病

人重要了。」他緩緩地推開房門，

說道：「雖然這些病人無法言語，

但他們也能從你的行為感覺到你的

態度。」 

  護理師引領我進入一間狹小的

雙人房。和房裡一位仍能言語、坐

在床上的病人打招呼後，他將我帶

到另一個靠窗的病床前，向我介紹

床上無法行動的老嫗：「這位是陳

女士，你今天的工作就是負責餵陳

女士吃完午餐，等等我會教你怎麼

做。」 

  從病床上面的掛牌，我得知陳

女士已屆耄耋之年，因罹有末期胰

臟癌及腦中風，而被困囿於病榻

中。她蜷縮於病床內，如襁褓中的

嬰兒。只是嬰兒仍能啼哭，而陳女

士已喪失發聲能力。在護理師的授

意下，我放下營養粥，前去協助將

病床立起，使陳女士成坐臥姿。在

陳女士身旁，能微微聽見細弱的呼

吸聲，及看見她不斷顫抖的雙唇。

我仔細端詳她的臉龐，她的雙眼如

被血絲爬過，空洞的雙眸沉於泛黃

的眼白中。隨她的視線望去，是窗

外枯燥乏味的街景。幾棟破舊的老

公寓及數叢在人行道邊蔓生的雜

草，是陳女士和外界的唯一接觸。 

  隨後，護理師熟練地將藥粉和

水與增稠劑混和，接著倒入營養粥

中，攪拌均勻。他拿出一個小湯

匙，說：「同學你等等就用這個湯

匙餵陳女士，記得每次不要舀太

多，以免讓她嗆到。我來示範一

次。」他舀一小口粥，小心翼翼地

將湯匙放入陳女士微張的口中。陳

女士開始極為緩慢地咀嚼，但混著

口水的粥仍沿她的嘴角溢出。護理

師趕緊用湯匙把溢出之粥刮回陳女

士嘴裡，向我道：「雖然陳女士癱



瘓了，但仍保有些許咀嚼及吞嚥的

功能。不過她每次都只能吞下極少

的食物，所以這碗粥真的夠你餵兩

小時了。」他隨即把粥遞給我，

說：「雖然餵食的過程緩慢且無

聊，但我相信你必定可以從這次服

務學習中有所體會。接下來就交給

你，我先去忙其他事啦！」在我向

護理師道謝後，他便快步離開病

房。 

  這是我第一次面對癱瘓之人，

內心萬分緊張。陳女士宛若一個巨

型的舊娃娃，在這娃娃屋中被人們

照顧。我深怕一有閃失，便讓脆弱

的生命從軀殼中散去。我低頭看著

手中餘溫漸失的營養粥，不禁感到

有點反胃。這碗營養粥並非如我們

平常所食之粥，為了使陳女士更容

易吞嚥，營養粥被調製成如奶昔般

濃稠，並飄著一股如滷肉與濃湯混

和的異味。由於加入藥物的關係，

整碗粥呈現深灰色，上面浮有幾點

深綠色的碎菜渣，好似混著小石礫

的混凝土，使我瞬間喪失食慾。我

輕輕的將粥舀起，謹慎地送入陳女

士口中，直至她將雙脣徐徐闔上，

才將湯匙抽出。伴隨顳關節摩擦而

生的喀喀聲，她遲鈍地前後挪動下

顎，咀嚼口中的粥。約莫兩三分鐘

後，她的咽喉一抬，才成功吞下這

口我能在三秒內食入之物。 

  提心吊膽著餵著每一口粥，我

靜靜地看著進食中的陳女士，不知

她是否能感覺到我的存在，還是更

像由器官運行的機器，只是活著而

已？ 

  約莫數十分鐘後，碗內的粥以

減少許多，我也逐漸熟練餵食的方

法。此時，護理人員送來另一位病

況較佳的病人的午餐。她揚起笑容

接過午餐，並將她的藥物倒入其

中。她的午餐雖然也是營養粥，但

由於她進食能力較陳女士強，故那

碗粥更似我平常吃的清粥，仍能分

辨出蔬菜、米粒及肉末。她坐在床

上大口大口地吃著粥，一言不發地

盯著陳女士及我。彷若看向自身可

預期的未來般，揣摩自己如何步向

死亡。 

  我趕緊撇過頭，躲避那位病人

的視線。我總感覺時間將在不久後

會帶走她臉上僅存的紅潤，也會帶

走陳女士的生命，走入不可避免的

死亡。 

  啊，就是死亡。自從我踏入護

理之家後，死亡的念頭便盈滿我的

腦海。我刻意不去想，但此刻死亡

仍不自主走入我腦海。陳女士在數

年後必從人世間消逝，被火化成灰

燼，或在土中逐漸分解。我看著她

臉龐上的蜿蜒皺紋，每一道都蘊含

老者珍貴的人生歷練；而她蒼白的

髮絲，則述說著她往日曾克服的種

種難關。但如今，我甚至無法知曉

她是還記得她的過往，只知道死神

已在不遠處等著她。接著死神也會

帶走房中另一位病人，最終也會奪

去我的生命。 

  我舀起下一口粥，努力將這些

想法拋之腦後。試著將注意力轉向

病房中的醫療儀器。陳女士的右手

上綁滿了各式管線，連接到她身後

紀錄血氧、血壓及心跳的儀器。儀

器發出穩定的滴答聲，展示仍存於

陳女士體內的生命。隨著規律的響

聲，我才逐漸緩過神來，繼續將粥



送入她口中。 

  經由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動作，

我餵完了整碗粥。輕輕地擦拭她嘴

角溢出的食物，我略為尷尬的向她

敬禮，低聲說：「謝......謝你今

天讓我服務，我明天會再來

的......」然後快步離開病房，和

護理師道別後，踏出這棟由混凝土

建成的灰色建築。 

  我回頭望向護理之家，頓時恐

懼湧上心頭。我好害怕，害怕有關

死亡的一切。 

 

 

 

 

 

 

 

 

 

 

 

 

 

 

 

 

 

 

 

 

 

 

 

 

 

 

 

第二天 

 

  「今天陳女士的家屬會來訪

喔。」護理師向正在著隔離衣的我

說。他把營養粥、湯匙和藥包給

我，並囑咐我：「你今天要做的就

如昨天一樣，把藥粉和粥混一混，

慢慢地協助陳女士進食。」 

  護理師再次領著我走過深灰色

的長廊，來到陳女士的房前，說：

「來探訪的家屬是陳女士的兒子，

你可以叫他陳先生。在餵粥餵的無

聊時，可以多和陳先生聊天。我記

得他還蠻健談的。」接著，他打開

門，道：「我今天就帶你到這裡，

先去忙其他事啦！」 

  在護理師離開後，我靜悄悄地

走入臥房。除了陳女士及隔壁床的

病患外，房裡多了位頭戴棒球帽、

身穿條紋襯衫的男子，想必他就是

陳女士的兒子——陳先生。陳先生

和藹地向我打招呼，他眼角的細紋

和口中幾顆銀色的假牙，讓我知道

這位陳女士的晚輩，年齡已比我的

父親大了。 

  「陳......陳先生您好，我是

今天來服務的學生！」怕生的我語

帶結巴地說。 

  「你好你好！」陳先生聲音洪

亮，向我笑著道：「我還要謝謝你

們照顧我媽呢！不然自從爸死掉

後，平常都沒人陪她，難得有年輕

的同學來找她，她一定很高興！」 

  「不用謝！」我也笑著回答。

我轉過身，將藥粉倒入粥裡。今天

的營養粥和昨天一模一樣，仍是那

令人倒胃的深灰黏粥。在陳先生的



注視下，我謹慎地舀起一口粥，放

到陳女士的嘴邊。不知是不是因為

兒子在身旁，還是我已掌握到餵食

的訣竅，陳女士今天咀嚼特別快，

也較不會有粥從嘴角滲漏的情況出

現。陳先生在一旁默默注視他的母

親，我則專注著餵陳女士喝粥，而

隔壁的病患也和昨日一樣，坐在床

邊愉悅地吃午飯。窗外和煦的陽光

灑在病床上，為冷冽的病房添加生

的氣息。此時的病房彷若時間靜止

般寧靜，好似死神暫時放過這裡，

讓陳先生與其母能盡享天倫之樂。 

  「其實我媽並非總是這麼安

靜。」陳先生打破沉默，和我搭

話：「我記得他以前總是愛碎碎

念，也總愛和我爸吵架。」他拿下

帽子，抓了抓頭，繼續說道：「以

前總覺得很煩，很不愛回家，連過

年我都還會找藉口待在外面。不過

時間真的過很快，」他彈了下手

指，說：「幾十年一轉眼就過去

了，爸也死了，她也就不太講話

了。」說到父親的死亡，他的笑容

消失了一瞬。不過他隨即又將他的

燦爛笑容掛在臉上，道：「反正我

也老了，早就看慣生老病死了。倒

是你還年輕，要早點找到自己的目

標。」 

  我尷尬地笑了幾聲，回復他：

「唉，我還沒仔細想過我有什麼目

標呢！」我其實從未仔細想過未

來，那感覺還是離我好遠的事。我

又舀了一口粥，而陳先生則回答：

「那你要更努力去想自己未來要做

什麼了。人年輕的時候才有精力去

完成夢想，到了我這個年紀，身體

開始疾病纏身，就幾乎要花所有心

力去維持健康了。」接著，他轉頭

望向陳女士，較為小聲地說：「接

下來就會變得像我媽那樣，什麼都

不記得。我還記得她以前很討厭吃

粥類的食物，覺得黏糊糊的，連配

其他配料都嚥不下去。不過她現在

也只能吃你餵的粥啦！」他嘆口

氣、皺了皺眉，說：「我爸死前也

是每天都只能吃營養粥，我看這粥

應該是最能代表死亡的食物

吧......」 

  我很想安慰他，但我也沒經歷

過多少死亡，只能繼續餵手中已涼

掉的粥。 

  「唉，抱歉一直跟你說這些負

面的話，我平常不會這樣的。」他

苦笑地說：「每次來到這裡看媽，

心情都好不起來。畢竟你也知道，

只要進來這裡，就很難活著出去

了。」 

  雖然很殘酷，但他說的沒錯。

在護理之家裡，是無數即將燒盡的

昏暗燭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我

所能，讓陳女士順利進食而已。 

  陳先生繼續自言自語道：「我

還記得媽以前總是跟我抱怨爸，但

在他過世的那天晚上，媽哭倒在爸

爸的衣櫃裡，緊抓他陳舊的襯衫，

想留住他最後一絲氣息。自那天

起，媽就漸漸變得沉默了。」他低

下頭，接著說：「在那一天，看著

哭倒的媽，我卻哭不出來。」停頓

一下，他繼續說：「在那瞬間，我

頓悟到面對死亡時，要試著讓情感

及想法從腦中流去，放輕鬆，如在

朦朧細雨中散步般，讓雨水帶走一

切。」他抬起頭，直視著我，道：

「不然就會像盛滿粥的碗，稍不留



神就會溢出、撒落一地。」 

  我歪著頭，試著了解陳先生想

傳達給我的道理，但我無法完全理

解。 

  他輕笑，直視我的眼眸，說：

「別擔心，雖然你應該聽不懂我在

說什麼，但有朝一日你會了解

的。」 

  病房又陷入令人窒息的沉默，

陳先生開始望向窗外發呆，正如他

的母親一樣。而我則一邊餵陳女

士，一邊躲著隔壁病人瘮人的視

線，及她臉上始終如一的微笑。 

  餵完粥後，我和陳先生道別。

「抱歉和你說了很多奇怪的話，今

天謝謝你照顧我媽了。」他向我道

謝。 

  即使離開護理之家後，陳先生

的話語仍縈繞在我的腦海，不斷思

索父母、親友及我會如何面對死

亡，以及陳女士是否會恐懼死亡？ 

  我開始理解，為何陳先生會說

死亡的思緒，能讓人如盛滿粥的碗

了。 

 

 

 

 

 

 

 

 

 

 

 

 

 

 

 

 

第三天 

 

  今天，我一如前兩天，帶著溫

熱的營養粥來到走廊最深處的臥

房。隔壁的病人仍坐在床邊吃著清

粥，陳女士也同昨日般望向窗外。

但今天窗外的景色有所不同。由於

時至秋分，今日氣溫驟降數度，原

本晴朗無雲的街道也變得大雨滂

沱，斗大的雨滴不斷擊打奮力抵抗

的雜草。狂風則將對街舊公寓上的

招牌吹得搖搖欲墜，不斷侵蝕招牌

已然鏽蝕的支架。 

  我熟練地將藥粉和增稠劑混入

營養粥中，盡力將其拌勻。由於天

氣驟冷，粥如同屠宰場中牲畜所流

之血般，凝結成一塊一塊，我要費

很大的勁才能將其攪碎。我舀起一

口粥，湊近陳女士嘴邊。或許是因

為天氣的關係，陳女士今天的皮膚

乾燥如砂紙，她不斷眨著眼，打顫

地張開龜裂的雙唇。我把粥緩緩送

入她口中，凝神看著她規律地咀

嚼。她眼神還是呆]滯地望向窗

外，不知她是否能感覺到今天窗外

有所不同？ 

  在一遍又一遍餵食的動作中，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寧靜。縱使護理

之家充斥著死亡，但也少了人世間

的紛爭與叨擾，取而代之的是平和

與安靜。雖然我年紀尚輕、見識尚

淺，但在這裡，我也盡力地去體會

此處的老者們的心境。放下世俗與

功利，我開始嘗試去攫取那些生命

中美好的片刻：如昨日自窗外撒入

的陽光，及今日轟鳴入耳的落雨



聲。我想，在生命的終點，雖然我

可能因年老而喪失記憶與邏輯，但

我相信那些美好片刻帶來的愉悅，

都會在我心中永存。 

  輕輕擦拭陳女士嘴角的口涎，

我又緩慢地餵了下一口粥。此時，

忽然框啷一聲，打破臥房裡亙久的

寧靜。我抬頭一瞧，隔壁床病人的

碗摔在地上，碗內尚未吃完的粥散

落一地，猶如一灘爛泥。而她原本

一直微笑的雙頰則瞬間僵掉，如被

戳破的氣球般，從床上癱軟倒下，

昏於地面的粥水中。「嗶——」原

本規律跳動的心電圖變成一條直

線，使刺耳的警報聲響徹整個護理

之家。我迅即放下餵到一半的粥，

前去為隔壁床的病人求救。她倒在

地上，捂著胸蜷曲掙扎，雙眼怒

張，急促喘氣。在我踏出病房前，

急救人員已疾速趕至。一位急救人

員開始對她施行心肺復甦術，不斷

深壓她的胸膛。她的身軀如洩了氣

的氣球般，隨著急救人員的按壓上

下起伏。另一位急救人員則拿起體

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將貼片貼好

後，開始實施電擊。彷若在修補壞

掉的機器人，隨著電流通過，倒下

的病人一陣一陣地抖動，但仍未見

生命回到她原先綻放笑靨的臉龐

上。帶我進來的護理師急匆匆地將

我拉出臥房，我的雙腿不停顫抖，

被突如其來的意外嚇到說不出話。

離開病房前我轉頭看向陳女士，她

仍靜靜地望向窗外，未受此次意外

影響。看見我大口喘著粗氣，護理

師趕忙安慰我道：「十分抱歉突然

有意外發生，可能是氣溫驟變而引

起的。你先趕快回去吧，我們等等

會幫你把粥餵完的。」語畢，他又

衝進房間協助急救，只留我一人在

外，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腦內各種思緒錯織交雜，存有

萬縷想法卻理不出任何頭緒。如雷

的耳鳴在顱內嗡嗡作響，初次見到

死亡瞬間的我仍處於震驚之中。拖

著沉重的步伐，我緩步向護理之家

的出口而行，急救的警報聲仍迴盪

不止。隔壁床病人倒下瞬間的情景

不斷在我腦中回放：空洞的雙眸，

癱軟的四肢，失去色澤的肌膚，這

些畫面在腦中閃過，攪動我我所剩

不多的理智。我無法記得我是如何

回到家裡的，直至午夜時分沉入夢

鄉時，她死前的最後一抹微笑仍刻

在我眼前。 

  今夜，我做了一段奇異的夢。

夢中的我赤身裸體地躺在一片堅硬

水泥地上，冰冷的觸感滲入每一吋

肌膚，凍的全身起雞皮疙瘩。水泥

地面向四周無限延伸，一望無際全

是毫無生氣的死灰色。恍惚間，四

周的水泥開始融解，我整個人陷入

黏稠的混凝土中，瀰漫著如陳女士

的營養粥般令人不適的氣味。我逐

漸沉入其中，水泥倒灌而入，在我

被完全淹沒的那一瞬，千千萬萬個

畫面湧入腦海...... 

  我看見陳女士張口吃下我餵的

第一口粥，眼神空洞望向窗外。 

  我想起國中的下課時分，和同

學衝去球場嬉鬧，讓汗水浸濕青

春。 

  還有那陽光明媚的午後，我坐

在父親陳舊的書桌上寫作，雙腳晃

呀晃的，掩飾不了完稿時的欣喜。 

  和暗戀的人在樂園玩旋轉咖啡



杯，他開懷大笑、眼中滿是喜悅，

彷若世界正繞著我們轉動。 

  在醫院產房的隔離窗外，眾人

簇擁表妹來到世間。 

  兒時的我坐在河邊，看著湖水

蕩漾、樹葉隨風起舞，就過了一整

個下午。 

  以及在無法入睡的午夜，聽見

父母怒聲吵架，玻璃杯碎落一地。 

  這些片刻如樹梢泛紅的秋葉

般，將隨凜冬將至而消逝，但每一

瞬又似會永存，倏忽比時間之河還

長久。 

  長夢過後，我醒了，彷彿已過

一世。起身拉開窗簾，瞅了一眼，

太陽尚未升起。 

 

 

 

 

 

 

 

 

 

 

 

 

 

 

 

 

 

 

 

 

 

 

 

 

第四天 

 

  「今天是你在這裡服務學習的

最後一天了，雖染昨天有突發狀

況，但你還是要盡力完成今天的任

務喔。」護理師快步領著我前往陳

女士的臥房，說：「另外，今天是

每周一次的電影日，等等我們一起

把陳女士推到交誼廳，你待會就在

那協助她進食。」 

  我揉了揉雙眼，拖著疲憊身軀

跟上他。房間裡只剩陳女士孤單一

人，隔壁的病床已清空，抹去昨日

死去病人的痕跡。明明在我來的第

一天，隔壁床病人的體況看起來不

錯。即使已過了一天，我仍無法接

受她已和死神離去。摺好的棉被整

齊地放在病床上，靜靜等待下一位

病人入住。地板也被清潔的一乾二

淨，只留有濃烈的消毒水味，充斥

整個房間。 

  護理師謹慎地將病床立起，連

著旁邊的醫療儀器一同推出病房。

我上前幫忙，一起把陳女士推向交

誼廳。陳女士無神地盯著前方，任

由我們推移向前。 

  我們來到位於護理之家正中間

的大交誼廳。這裡場地寬闊，足以

容納護理之家所有住客。後方的牆

面上除了掛著護理人員的名單外，

也放有住客們一年一度的大合照，

記錄每一位在這裡走完人生旅程的

客人。負責膳食的人員來發放午

餐，幾乎所有人都在吃營養粥，只

差在配料和粥的攪碎程度有些許不

同。我環顧四週，有些病人仍能自



行進食，有人如陳女士需要旁人餵

食，也有人因喪失吞嚥能力，只能

用鼻胃管灌食。管線插入他們的鼻

中，強行進行灌溉，努力留住他們

體內所剩不多的氣息。 

  交誼廳最前方的大螢幕開始播

放電影，是四、五十年前的一步賀

歲港片。電影主要在講述一對家境

不優渥的夫妻，努力賺錢讓家中孩

子們過一個好年。裡面的家庭雖然

平凡，但每一位成員都從和家人的

互動中，獲得快樂與滿足。 

  我繼續餵食陳女士，想著她是

否還記得她的家庭？病痛奪去了她

的理智，我不知道那些屬於她和家

人的美好回憶是否還存於她的腦海

裡？ 

  陳女士緩緩嚼著粥，眼神看向

牆面，好似想忽略電影所呈現的溫

馨家庭時光。 

  在電影的最後，一家人快樂地

坐在桌邊吃年夜飯。「劇終」兩個

大字映在螢幕中，讓電影的角色能

永遠處於此刻的幸福裡。反觀在現

實世界裡，每個人的「劇終」都相

同，都是永恆的死亡。 

  電影結束之時，我也差不多餵

完了。病人們前後相間地離開這

裡，不知道下週的電影日有誰能再

來參加活動，又有誰先走一步，去

另一個世界了？我和護理師慢慢地

將陳女士推回病房。護理師問我：

「在這四天的服務學習中，你有什

麼體會嗎？」 

  我沉思片刻，這四天裡，我第

一次覺得自己離死亡那麼近。即使

知道死亡是每個人必經的終局，但

真正看見有人死去的瞬間，還是讓

我害怕不已。我回答：「我也不太

確定，但我覺得在這邊的四天，我

總無法抑制自己去思考死亡。」 

  護理師安慰我：「你早晚會習

慣的。我覺得死亡比起是一個瞬

間，更像是一個進程。」我們在陳

女士的臥房門口停下，他繼續說：

「不只是陳女士，連你和我，甚至

是醫院裡的新生兒，全都在慢慢走

向死亡。雖然聽起來很恐怖，但當

人在邁向死亡的過程中，也代表他

正在活著。」我們將陳女士推回她

原本在的位置。 

  我仔細咀嚼他所說的話，但就

如同陳先生前天所言，我無法理解

透徹。我想死亡，是沒有人能完全

理解的。 

  「那你的服務學習就到此結束

啦！」護理師道：「跟陳女士好好

道別吧！」護理師未等我向他道

謝，便快步離去。 

  我向陳女士鞠躬，說道：

「謝……謝謝您讓我服務，希望未

來還有機會見到您。」雖然我知道

我們以後應該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臨走時，我最後一次回頭看向

陳女士。我本來希望她能有所回

應，甚至只要看我一眼就好。但她

仍癡癡地看向窗外，雙眸內不見靈

魂。 

  我離開陳女士的病房，往出口

走去。蕭長的走廊裡人來人往，不

知死神接下來要奪走誰的生命。死

亡的思緒仍像陳女士的營養粥般，

黏糊糊地積在我腦中。我永遠無法

忘記那粥令人想吐的氣味，及其混

凝土般的顏色。 

  站在護理中心的出口，望向仍



陰雨綿綿的街道，我選擇不把傘撐

起。走在街上，任由雨水沖刷，將

腦袋混亂的思緒沖走。沁涼的雨水

掠過，我閉上雙眼，佇立在雨中。

感受清風拂面，聽著雨水彈奏樂

曲，及遠處公園孩童清脆的笑聲。

我睜開眼睛，看見失去生命的落葉

在在雨中起舞，充滿生機。 

  這些美好的瞬間盈滿我的心

靈。此刻，即使死亡的念頭尚在，

活著的想法也縈繞於腦海，驅散蟠

踞已久的恐懼。 

 

 

 

 

 

 

 

 



評審賞析：

本文以第一人稱的「我」在護理之家的服務學習為故事主軸，藉此

反映出醫療中長照、生死、護理陪伴等議題。故事結構以四天的順序來

安排情節，包括照顧老奶奶、家屬陳先生到訪、隔壁病床的病人突然往

生、看港片等。作者藉由陪伴與「餵粥」，寫出對生命細膩的觀照與省

思。「粥」更是本文的主要意象，餵粥除了是照護的內容，「粥」更貫

串全文，產生多重意義，讀者可細心挖掘、深思。

得獎作品：粥


